
第23947期

2025年3月

23
星期日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乙巳年二月廿四

掌
上
株
洲
客
户
端

知
株
侠
视
频
号

株
洲
新
闻
网

Z
H

U
Z

H
O

U
R

IB
A

O

神
农
周
刊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

社长、总编辑/谌孙爱 社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印刷厂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邮政编码：412007 值班责任人/黄永新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左 骏 校对/马晴春 株洲日报社法律顾问胡杨：0731－28781717

株洲的“洲”
王承舜

株洲的洲，三点水的“洲”。外来的旅人，总是将株洲误

笔为“株州”。株洲不像广州、郑州、杭州、福州那些所有以

“州”为名的城市，却独独携水而行。这多出的一点涟漪，是

地理的馈赠，亦是历史的伏笔，就如一枚水纹印章，烙在这

座城市的血脉中。

翻开泛黄的舆图，湘江在此划出一道半圆弧线，泥沙

在流水的臂弯里沉积成洲。东汉《尔雅》说“洲”是“水中可

居之地”，而两千年前的先民踏上这片沙洲时，正逢槠树葱

茏。这种壳斗科乔木的根系深扎沙土，铁灰色的树皮刻满

风霜，叶片在暮春飘落时，仿佛将整个湘江染成墨绿。古人

以树为名，唤作“槠洲”，三个水波荡漾的偏旁，就此成为这

片土地的胎记。

南宋乾道三年（1167 年）的某个秋夜，朱熹与张栻在南

岳论道后北上，船桨搅碎江心月影，停泊处正是槠洲。朱熹

的墨迹在宣纸上洇开：“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洲”——这

是文字长河中，关于此地最早的涟漪。

岁月流转总爱磨损记忆的棱角。当“槠”字在方言中渐

渐脱落了木字旁的重量，化作更易书写的“株”，三点水的

“洲”却如同湘江的誓言，始终未改。或许是因为江水太执

着，年复一年用浪花擦拭着这个字的偏旁。三国东吴在此

设建宁县时，战船曾撞碎江面的晨雾；隋唐时此地沦为湘

潭一镇，商贾的货船载着瓷器和稻米穿流如梭；直至南宋

绍熙元年（1190年），“株洲”之名终于尘埃落定。

那些将三点水误删的旅人不会知道，当他们站在湘江

大桥俯瞰江心沙洲时，脚下正叠印着杜甫漂泊的孤舟。晚

年的诗人四过株洲，在凿石浦的礁石上刻下“早行篙师怠，

席挂风不正”的叹息，留下的九首诗作如同九枚铆钉，将株

洲的“洲”字铆进中国文学的脊梁。

江水的记忆比石碑更长久。朱熹与张栻在槠洲分别时，衣

袂扬起的气流竟化作一座分袂亭，理学星火在此溅落，点燃了

后世书院檐角的铜铃。明清商帮的旗幡在码头招展，运茶油的

木船吃水极深，船夫号子惊飞白鹭，它们的翅膀掠过水面，把

“洲”字的三点水又描深了一分。直到1936年粤汉铁路的汽笛

撕破晨雾，钢铁洪流漫过田心塅的稻田，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

的齿轮开始转动，人们才惊觉这座城市正在挣脱水的襁褓

——烟囱如雨后春笋般生长，铁轨取代了帆影，一时间，全国

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压得湘江几乎窒息。

但水的基因终会在绝境中苏醒。当清水塘老工业区的

最后一根烟囱停止吐雾，湘江保护条例的字句化作清淤船的

轰鸣，人们忽然发现，那些蛰伏在钢筋水泥下的记忆正在复

苏。神农湖畔，钢结构的观景台倒映碧波，恍若槠树新生的气

根；智轨列车穿过玻璃幕墙的峡谷，银色车身流动着水纹般

的光泽。最动人的隐喻藏在一座酒店天台：三十七个泡沫箱

拼成的菜园里，茄子紫得发亮，辣椒红得灼眼，从泥土到餐桌

的距离不过百步。这方寸绿洲像一则古老的寓言，讲述着发

展与生态，如何如湘水与槠树般相生相成。

晚霞染红江面时，常有人指着“株洲”的牌匾发问：为

何独独此处留住了三点水？他们或许没有看见，湘江大桥

的灯光投在波浪上，正勾勒出“洲”字的轮廓。那多出来的

一点水，是朱熹宿泊时的桨声，是杜甫船头的残烛，是蒸汽

机车冷凝管滴落的第一颗露珠，也是智能机器人手臂悬停

在半空的温柔弧度。当智轨列车划过“中国动力谷”的夜

空，光轨坠入江心，南宋的槠洲、民国的站台与新时代的数

据流，在涟漪中共振成同一段频率。

潮水平静处，沙洲悄然生长。那些被误写作“州”的瞬

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细小漩涡。而真正的株洲始终带

着水的印记——它曾以水为名，因水而困，终又溯水而生。

湘江夜航的货轮拉响汽笛，声波荡开的水纹里，依稀可见

两千年前那株槠树的倒影，正在月光中舒展新叶。

这是个奇怪的地名。

当株洲市作协发出赴渌口区淦

田镇文学采风的活动邀请时，我的第

一感觉就是如此。

淦。怎么读？这让自诩科班出身、

学富五车的我有些傻眼了。

为了不让自己露怯，我立即掏出

手机，查找“淦”的读音。

淦，与赣同音。

再来看他的释义：淦，淦水，水

名，在江西；一为姓。难怪与赣同音

了。但这也解释不通啊，毕竟淦田是

湖南株洲的乡镇，又不是江西的，而

且镇上的那条河是湘江，并非淦水。

于是，我又进行了一番详细搜索，

进一步查找“淦”的详细释义，得到的解

释有那么几个：水渗入船中；涂泥；水

流；淦水。再结合度娘提供的淦田镇地

名由来，我认为“涂泥”一义可为正解。

周末，我们醴陵应邀的五位作

家，早早地便出发了。

一路上，大家果然提到了“淦”字

的读音以及由来。

一个作家谈到，我小时候就听过

这个地方，但从来没有去过，今天算是

一偿夙愿了。另一个作家更是毫不避

讳，我也是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地方，但

并不知这个字的准确读音，读字读半

边，我们一直就把“淦田”读成了“津

田”，以为是那里的水“津甜”的。

我们乘着车，小车又换大车，车

上的人也越来越多，一路兜兜转转，

终于抵达了淦田。

第一站是紫湖园生态农庄，这里

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紫湖园·归心

谷”。之所以叫紫湖园，大抵是那里有

个梓湖水库；至于归心谷的称谓，且

待我们去探索体验。

初夏的细雨，朦朦胧胧的，润而不

凉。我们一行三十人，沿湖而行。有打着

雨伞的，也有冒雨而行的。女士们多是

打着小花伞。其实，她们本身就是一朵

朵五彩缤纷的小花。我是不打伞的。任

由欢乐的雨滴儿，在我的脸上，我的胳

膊，轻快地跳跃着，清清爽爽的，就像在

山林，在叶间，在草丛，在花瓣上轻舞

着。于是，我便成了山，成了石，成了树，

成了叶，成了花，也成了草。我漫不经心

地看着周遭的物事，他们也安静地看着

我。这一眼，是一瞬间，也是一万年。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听姚总介绍

他心中勾勒的“一心五区”，即核心服

务区、亲水休闲区、自然体验区、山地

健身区、田园体验区、自然风景区。特

别是他介绍到田园体验区的几间民

宿：如家，山舍，竹苑，湖居，隐庐。光

听几个名字，已不免让我心生向往。

我不禁畅想着：悠闲的周末，我与家

人在“如家”暂歇；“山舍”里，王维静

坐在松树下，轻吟着“空山新雨后，天

气晚来秋”；至于“竹苑”，苏轼拄着竹

杖，踩着芒鞋，高声吟哦着“莫听穿林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湖居”

外，一叶轻舟，孟浩然伴着一船星火，

遥唱着“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隐庐”中，陶渊明就一壶清酒，细数

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无尽

悠然。此中真意，岂不归心？

想着想着，我便醉了。就像我们

走着走着，便来到了淦田老街。充满民

国风情的老街，隐身在狭长的巷子里，

听着屋檐的点点雨滴声，我想我是幸

福的，至少比戴望舒要幸福，因为他只

有一个幻想的丁香般的姑娘。

巷 子 的 尽

头 ，是 一 望 无 尽

的 湘 江 。临 江 的

码 头 边 ，有 着 一

间 破 旧 的 平 房 ，

里面不时传出的

“叮叮当当”的声

音 ，召 唤 着 我 们

向屋子张望。哦，

原来是一个古老

的 铁 匠 铺 。那 打

铁 的 汉 子 ，一 身

布 衣 ，左 手 是 长

长 的 铁 钳 ，右 手

是一把结实的铁

锤 。当 铁 锤 击 打

在铁块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便

如敲打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他们碰撞

时激起的火花，与屋外的雨点激起的

水花，便凝结成一个绮丽的梦。

如梦似幻中，那点点雨滴哟，一

滴飘到了歌楼上，那一身白衣的少年

啊，岁月可曾记下你当年的誓言；一

滴落在了月夜的僧庐下，那白发白须

的老人哪，岁月可曾蒙上了你清澈的

双眸；还有一滴融进了江心的客舟

中，与码头边的我遥遥一望，我便从

岸边到了江心。浪花淘着孙吴的金戈

铁马，流水映着公瑾的雄姿英发。我

照着江水，便照着了岁月的模样。

岁月他飘啊飘，又把我们吹到了

官塘。

这里是一个花的国度。

放眼望去，山林中，田野里，小路

旁，老百姓的屋前屋后，到处都是美

丽的花儿。这里有黄的紫的菊花，我

想，陶渊明一定会爱上这里；这里也

有红的白的蔷薇，那么，张爱玲也会

爱上这里；这里还有远道而来的花毛

茛，如此，勤劳的蜜蜂也会爱上这里，

不必跑到遥远的伊犁那拉提，这里的

杏花同样能酿出生活的甜蜜。

不信，你且看。

那金黄的金鸡菊，因为我们的到

来，8 片黄得透亮的花瓣尽情地舒展

着，就像一个晨睡醒来的少女，伸了

一个舒服的懒腰。花瓣圆润又起伏的

曲线，便是少女曼妙的身姿。至于伞

房状的花心，那一抹明亮的金黄，必

定是少女明媚的笑脸。不等我们靠近

观赏，一只小巧的蜜蜂早已闯入了少

女的心，给她的名字冠上了姓氏。

如果说金鸡菊是少女，那么天人

菊必定是成熟风韵的妇人了。同样柔

美的花瓣，只剩下花瓣的末端还保留

着那抹鲜艳的明黄，花身已然变成娇

艳的红色，若非是得到了爱情的滋

润，怎会如此娇媚？

还有粉中透红的花毛茛，橙黄色

的黄秋英，紫中透亮的秋英，一身玫

红的蔷薇和明如白玉的蔷薇，宛如红

酒的海棠和鹅黄般的海棠，她们都以

不同的姿态，不同的颜色，妆扮着人

们不同又相同的梦。

最让我感到不虚此行的是，微雨

中，各种颜色的花儿更显娇艳。花瓣

上残留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水珠

儿，莫非是她们欲说还休的花语。我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轻轻地用指尖

触碰那一颗颗晶莹剔透。当那股温润

清凉流进我心，我便接收到了她们默

然不语的温柔。

淦田的花信呵，我已准备入睡。

今夜，你会入梦么？

登过泰山，感受杜甫“一览天下

小”，没有太大惊异；走过黄山，体味石

涛“搜尽奇峰打草稿”，也无多少称奇，

觉得大岳名山本该如此，才不负盛名。

眼前这座山岭，却让我惊讶了，怎么也

无法与想象中的仙庾岭联系起来。

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是山有名

在先，后引来名僧高道结庐营寺观。仙

庾岭极普通，与江南常见的丘岗并无

两样。山不高，海拔才 223 米，岭不奇，

无奇峰怪石，望眼不怕浮云遮，爬山无

须谢公屐。寻唐诗江河湖海，不见经

传，觅道家福地洞天，寂寂无名。真如

刘禹锡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早春时节，微雨添寒。油菜花已过

盛花期，雨霁的田间，滔滔无际的灿

黄，泛出片片缕缕的绿，春意的青黄

里，抖出山水格律，跳动季节平仄。

越过连绵起伏的绿树青山，望见

一座八角宝塔，浮在绿云之上。这是仙

庾塔，又叫文昌塔。如楚天一柱，撑起

历史的星空，让人一眼便看见唐朝的

背影，那是盛唐拐弯的时段。我读到一

段唐人传奇，穿越如烟历史，成了仙庾

岭的开篇。

这里距湘江不远，是湘江河谷向

罗霄山脉过渡的丘陵地带。唐初就有

著名的建宁驿铺，茶马古道穿越而过，

离潭州城数百里。安史之乱时，官府征

役无以复加，乡野荒寂，村舍萧条，鸡

犬零落。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是

杜甫对当时的写照。历史云烟深处，一

个女子的身影出现了，一袭青衣，辗转

千里来到这里。她就是这部传奇的女主

角，风尘里透出高贵气质，憔悴中难掩

端庄典雅。她来时正值时疫肆虐，马上

拿出家传医术治病救人。被她救治的人

们感恩戴德，见她身怀岐黄之术，言谈

举止不俗，认定是仙女下凡，奉为“仙女

娘娘”，将她隐居之山名为“仙女岭”，帮

助她盖几间茅庐，供作“仙女庙”。求医

问药的人络绎不绝，她总有求必应，从

此声名鹊起，遂成一方名山、一处名胜。

清代有诗云：一岭围天青，群峰飞不起。

蜿蜒化龙蛇，屈伸烟雾里。

我们入住的耕食书院位于仙庾岭

下山谷中。山坡上竹林里散落着座座

小木屋，名号古雅，叫“听竹山房”。早

春之夜，格外沁凉，沿山边竹林栈道漫

步，竹影溶溶，路灯萤萤，灯下的时光

仿佛凝固了，让人进入一种禅修境地，

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和呼吸。高高的文

昌塔已隐在夜幕之后。竿竿修竹，团团

杂树，丛丛草叶泛绿，枝枝山茶摇红，

在眼前身后时隐时现，为我翻开那一

页迷茫的历史。

“仙女娘娘”悬壶济人，救百姓于

水火，给这方山水带来了生机。这方山

水也回馈她，为她医治彻骨的苦痛，忘

掉悲怆的回忆。柔弱善良的她，隐姓埋

名，自称李氏，其实她出身吴兴望族沈

家，曾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孙媳，唐代宗

李豫做广平王时的侧妃，唐德宗李适

的生母。民间传说她叫沈珍珠。开元末

年，她以良家子身份被选进东宫，太子

李亨将她赐给自己的儿子、当时的皇

长孙李俶(即李豫)为妃。天宝元年(742

年)，她生下李适，即唐玄宗的长曾孙。

人说母以子贵，她的

遭遇却不堪回首。天

宝十四载(755 年)，安

史之乱，唐玄宗黎明

时分仓皇出逃。资治

通鉴记载：“妃、主、皇

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她属“在外

者”，未能随驾走，被叛军押往洛阳，囚

于东都掖廷。当时王维也被叛军拘押，

曾写诗记下自己的愁苦：“万户伤心生

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

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皇家嫔妃落到

如狼似虎的叛军手里，所受屈辱更非

男人所比。但她坚持着，她想着自己的

儿子，相信朝廷会战胜叛军，广平王会

来寻妻。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以李

豫 为 天 下 兵 马 元 帅 。至 德 二 年 (757

年)，唐军收复东都洛阳，她终于见到

了李豫。夫妻相见，但李豫让她继续留

在洛阳宫中。第二年，乾元元年(758

年)，李豫成为皇太子，也未接她回长

安。史书说，李豫“方经略北征，未暇迎

归长安。”其中隐情只有她心知肚明。

当时朝廷对“陷贼官”严格审查，按六

等治罪，她一个嫔妃的清白如何说得

清？正如杭天琪唱的《望断西京留传

奇》：“风云起，波澜急，冰清又玉洁，那

堪流言袭。”她知道自己回不去皇宫

了，为了太子的前程，为了儿子的未

来，自己也不能回去呀。乾元二年(759

年)，叛军再次攻陷洛阳，虽然唐军大

将李光弼会同河南尹李若幽组织士民

撤离，留下的是座空城，但 762 年李豫

再收复洛阳时，沈氏却失踪了。

李豫即位，广德二年(764 年)立李

适为太子，同时下诏寻找沈氏。找了十

年，终无所获。大历十四年(779年)李豫

驾崩，李适即位为唐德宗，第一件事就

是加封生母为睿真皇太后，继续加派人

马寻找她的下落。又过了 20多年，她的

曾孙唐宪宗李纯才下令停止寻找。她成

了唐朝300年间唯一失踪的皇后。

唐宫里的谜案，答案却藏在数千

里外的仙庾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这里是几千年前炎黄阪泉之战

后，炎帝南迁，遍尝百草、以茶解毒，始

作耒耜、教民耕作的复兴之地，是娥皇

女英追随舜帝南巡，感天动地，化身湘

水女神的圣洁之域。这里远离杀戮，远

离宫斗，不再受欺辱，不再被轻蔑，不

再是宫中的“白月光”。想起被叛军杀

害的梅妃，马嵬坡自缢的杨贵妃，听到

李豫顺利登基，儿子立为太子，再看眼

前百姓爱戴，山川呵护，她为自己的选

择庆幸，多了几分欣慰。

我在仙庾岭半山的仙庾庙，读一

副门联：仙人赞化;庾岭回春。传说乾隆

皇帝下江南来过，感怀题写。从此“仙女

岭”成了仙庾岭，仙女庙也自然成了仙

庾庙。不管是否乾隆来此题写，对联值

得称道，既写生此山此地，更写活了其

史其境。“庾”字本意是露天的谷仓。仙

人护佑，春回大地，人们世世代代过上

“饭稻羹鱼”的生活。仙庾庙是道观，古

木参天，宁静清幽。每到农历九月九日，

热闹异常，这天是“仙女娘娘”生日，人

们举办庙会纪念她，祈祷丰年。

现在的仙庾岭，只要睁开眼，眼前

就是一幅画，一幅美妙绝伦的画。人世

间任何高超的画家，是画不出这般宏

大，这般气势的画来的!风景这么优

美，是能够使天界神仙、人间佳人着迷

留恋的。

我想，仙女娘娘有知，一定会赞化

后人，一代一代续写新的传奇。

仙庾岭
一座小山的传奇

石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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